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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约华工对秘鲁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早已载入史册, 彪炳千年。那么, 契约华工成为

自由人之后, 对秘鲁华人社会起了什么作用呢? 他们又如何适应这个异国他乡? 这是本文要

探讨的问题。

一　拉开华人移秘的序幕

　　据 1935 年出版的《利马日记》记载, 1648 年和 1656 年在利马均有华人活动, ①但中国和

秘鲁远隔重洋, 万里迢迢。由于受到地理、交通的限制, 相信在 19 世纪中叶前, 侨居秘鲁的

中国人寥若晨星。1849 年 10 月, 75 名契约华工乘“弗德利各·吉耶尔莫”号抵达秘鲁介休

港, 拉开了华人移民秘鲁的序幕。同年 11 月 17 日, 秘鲁通过一项以引进华工为主要目的的

《华人法》。自此, 秘鲁大批输入契约华工, 直至 1874 年 7 月最后一船契约华工驶进卡亚俄港

为止。②“华人旅秘, 始于光绪 26 年 (1846 年) ⋯⋯同治季年 (1874 年) , 乃增至 10 余万。③

历时 25 年的契约华工移民, 是中国人移民秘鲁规模最大的一波。在以后的年代里, 如本世纪

20、50、80 年代的移民高峰期, 都无法与此一时期相比。

王赓武教授把中国移民活动划分为华商型、华工型、华侨型、华裔或再移民型等 4 种移

民类型, 并认为“华工型可以当作是过渡性的。”④中国向拉丁美洲移民, 主要通过“契约华

工”的形式。⑤虽然是过渡性的, 但在秘鲁却是一种重要的移民类型。因为 10 万契约华工合同

期满后, 几乎都留在秘鲁, 并成为日后早期秘鲁华人社会的主体。正如王教授所说: 在个别

国家中, 华工型仍旧是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华人移民类型。⑥

契约华工没有人身自由, 从事垦荒种植、开采鸟粪、采矿筑路、建设港口等艰苦工作。他

们所遭受到的虐待, 甚至连秘鲁公众也表示不满, 国际舆论纷纷抨击秘鲁的“苦力贸易”。政

府迫于无奈, 1856 年废止《华人法》, 停止输入契约华工。但在大种植园主的压力下, 1861 年

又取消了这个禁令。事实上, 在禁令期间, 也没有停止过输入契约华工。⑦

契约华工为了摆脱身上的奴隶锁链, 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从怠工、逃亡, 到最后

起义反抗。⑧契约华工还把自己的悲惨遭遇, 不断向清政府上陈情书。⑨1873 年, 当秘鲁请求与

中国订立有关招收华工的条款时, 清政府以秘鲁虐待华工相责, 要求对方查明华工受虐待的

情形, 并提交善后办法, 才同意商谈。几经周折, 两国于 1874 年 6 月 26 日签订了《中秘通

商、航海、友好条约》, 建立外交关系。βκ条约规定两国可以自由移民, 在秘华人可获法律保护,

有居住和旅行自由; 可与秘鲁人享受同等的权益, 禁止苛待华工和诱骗华工去秘; 契约华工

在契约期满后可获自由经商权利。此条约签订后, 华工的处境日渐改善, 同时也标志着契约

华工阶段的结束和自由移民的开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所有幸存的契约华工基本上都已获得解放。但华工绝大部分没有回



归故里。有据可查的, 从 1909- 1929 年仅有 155 人返国。βλ当华工有了立足地之后, 便把贫苦

的同乡亲友, 牵引挈带到秘鲁谋生。由于契约华工都是从广东珠江三角洲招募而来, 所以这

一带的人都因裙带关系, 连锁移民秘鲁。以番禺为例, 从 1890 年至 1929 年期间, 不少于 7 千

人移民到秘鲁。βµ同时, 一些自由华工迁徙到其他拉美国家。

华工在太平洋上架起了中国人移民秘鲁的桥梁, 但也应该看到居住国的宽容和友善。纵

观一个半世纪的秘鲁华人移民历史, 秘鲁没有排华, 只有过限制华人入境。在居住国, 华工

都奉公守法, 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 并对居住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他们的表现,

获得居住国的赞许, 如美国大资本家斯特罗·布里奇就说华工是“世界上最好的”。βν但后来美

国实行排华, 南非则将华工遣返, βο而秘鲁却以宽容大度的态度接纳了华工。

二　开拓华人经济

　　契约华工的待遇, 在合同中有明确规定。但雇主常常以捏造的理由不发或扣发工资, 不

供给食物和衣着, 迫使华工用可怜的积蓄去补充不足的供给。βπ华工尽管经过 8 年或更长的劳

役, 结果还是一无所有。因此, 秘鲁华工建立自己的经济, 需要付出更多的血汗和岁月。

契约期满的华工, 一般都流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从事厨师、木匠、泥瓦匠、鞋匠、佣

人等职业。绝大多数人还是做短工, 在劳动市场上随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甚至有华工浪迹

首都利马, 有捡破烂的、有挨家逐户掏粪的、还有捡拾街头上的烟蒂卖给制烟车间的。βθ他们

生活在艰难和动荡之中。不少人在走头无路之下, 只好返回种植园。βρ

19 世纪中叶的秘鲁, 正处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阶段, 城市建设不发达, 需要的劳动力

有限, 虽然“新生的手工业也吸收东方劳工”, βσ但华工缺少生产技能, 使他们缺乏竞争力。同

时, 农村人口源源不断流入城市, 当劳动力出现过剩时, 以出卖体力为生的华工, 又首当其

冲被当地劳动力市场拒之门外。1856 年废止《华人法》, 停止输入契约华工, 固然是受到社会

舆论的压力, 但国内劳动力过剩也是一个原因。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的劣势, 使华工一时

难以立足于城市。所以, 解除契约后的华工, 有不少人流落乡村小镇或在种植园里, 挣扎图

存。留在种植园里的自由华工, 可以与雇主重新签订合同或做自由工 (可在附近村庄劳动、生

活)。大多数人愿意签短期合同, 从 6 个月到 2 年不等。合同期满, 华工可以续签或与新雇主

签约, 雇主为了留住劳动力, 对愿意续签合同的人多付额外的酬劳。βτ 因能有此额外收入, 除

非原雇主十分苛刻, 华工一般都与原雇主续签合同。这对于华工来说, 是增加积蓄、离开种

植园、移居附近城镇经营商业的一条途径。

1880 年前后, 又多了一种劳动合同形式: 种植园主不与个人之间签订合同, 而是与由华

人承包商组织起来的华工劳动队签约, 雇主雇用的是整个劳动队。χκ“承包”对华工的收入有

所提高, 但得到较多利益的是承包商。这时候, 种植园里的华工, 有的个人与雇主签约, 有

的参加了劳动队, 有的做自由工, 他们有较多的选择去赚钱。

太平洋战争 (1879- 1883 年) 爆发, 智利军队洗劫了秘鲁沿海的种植园, 大批华工逃往

异地, 使秘鲁的农业遭到严重的损失。χλ种植园主急于恢复生产, 迫不及待要雇用更多的劳动

力。为解燃眉之急, 一些大种植园主试用支付工资来雇用华工, 使他们与“国内的自由雇

工”相似。1887 年政府有关部门对沿海的 235 个种植园调查: 在 8 503 个华工中, 已有6 245

个已成为领取工资的农业工人; 但各种植园的工资不同, 有的相差很大。χµ华工领取工资, 便

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 从而可能有更多的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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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一贫如洗, 经过多年艰辛的劳动, 在种植园里省吃俭用, 点滴积存, 才逐渐有了积

蓄。部分人稍有剩余时, 便从事商业活动。华工多从商, 其原因不单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最主要的是想尽快赚更多的钱。他们深知在种植园里, 农民永远是农民; 从商则可从小贩成

为店主。从事小商业虽然艰辛, 但相对来说, 谋生较易。当地人不习惯经商, 也不愿为了一

点蝇头小利去日夜劳碌, 客观上也为华工从事小商小贩提供了机会。

第一批到达秘鲁的契约华工, 在 1860 年前后已开始进行商业活动。χν从种植园直接进入

商业领域的华工, 一般先在附近的村镇上摆摊设挡, 或者肩挑货物串街过巷叫卖。χο他们从商

的本钱就是手中的一点儿积蓄, 只能做一些小本生意。他们经营的都是当地人所需的小商品,

终日辛劳, 所赚无几。但他们以其真诚的态度, 周到的服务, 低廉的货价, 赢得了信誉。当

地人认为, “中国人在经营乡村小店方面, 显得成功。”χπ

从事农业的华工, 情况又如何呢? 结束了契约的华工, 如果有足够的积蓄, 也许能得到

一小块可耕种的土地, 然而不是很多人能有购置土地的财力。χθ 1887 年的调查, 也证实了这一

情况。在 1 182 个华工中, 有 193 个租户, 40 个用谷物交租的佃农, 仅有一个前身是契约华

工的庄园主。χρ可见华工能成为自耕农者毕竟是少数, 绝大多数人仍是雇工, 能购得土地成为

庄园主的人有如凤毛鳞角。当时的秘鲁, 土地依然集中在大庄园主及教会手中, 只要在农村,

就得依附种植园主, 备受剥削。

一些不甘心困死在种植园的华工, 冒险进入秘鲁东部亚马逊河流域的林区, 寻找新的经

济发展空间。19 世纪 70 年代的东部林区, 依然令人望而却步。可是, 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在这

里开采橡胶、淘金沙、种水稻和玉米。亚马逊河上游的意基度有着丰富的橡胶资源。19 世纪

末, 非洲和亚洲培育的橡胶还未进军世界市场, 因此, 亚马逊河流域的橡胶便成了“黑色金

子”。华工不失时机地培训一些土著人为自己开采橡胶, 然后运到市场出售, 不少人因此发了

财。有一些华工则从意基度沿着马脑尼翁河逆流而上, 把农产品运到橡胶园和淘金地推销, 或

以货易货, 把换来的橡胶和黄金运到沿海的卡哈马尔卡市出售; 返回时又满载着林区所需的

货物, 沿途销售给当地人。“中国人这一转手买卖, 使他们积累了不少资本。”后来, 不少华

工在意基度开设酒店、杂货店, 一些人还到利马做生意。χσ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华工不仅在秘鲁各地逐渐建立起零售网和商业基础设施, 而且利马的

华人社区也发展成为商业活动中心。美国驻秘鲁大使理查德·吉布斯曾对 1874 年的华人社区

有过这样的描述: “面对大市场或靠近大市场的那几条街上, 华人杂货商、裁缝匠、鞋匠、面

包师、屠户和其他商贩云集于此, 沿着这些街漫步, 看着这些商贩, 他们的店铺和招牌, 你

很容易想象到, 你置身于一座中国城市之中。”χτ 可见华工在利马的商业活动已相当活跃。

在艰苦创业中, 不少华工“从挣得饭食, 衣着和每月 4 个比索的工资起家, 逐渐积累到

2 万、3 万甚至 4 万元的资本。”成为小农、小商, 甚至批发商。δκ19 世纪末, 在原契约华工中,

约 30% 的人从商, 大部分人仍是做雇工或务农。δλ由华工建立起来的秘鲁华人经济起步晚, 发

展慢。但一个处于移民中最劣势的群体, 终于有了自己的资产和店铺, 为秘鲁华人经济打下

了基础。

三　建立华人社团

　　为了祈求故土神灵的庇护, 契约华工在种植园里建起了小庙、宗祠。δµ这是他们求神拜佛

的地方, 也是他们聚会娱乐, 探听家乡信息, 互诉衷肠的场所。华工普遍获得解放之后,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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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些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组织, 如: 龙岗亲义所、同义堂、英义社等。δν这些组织带有封

建帮会的色彩, 人数不多, 存在的时间也不长, 还算不上是华人社团, 但其组织形式及活动

内容, 确实为后来华人社团的形成奠定了某些基础。

19 世纪 80 年代末, 在利马先后建立起古冈州、南海、番禺、中山、中华通惠总局等 13

所华人会馆。δο秘鲁的一些地区, 如: 介休、圣拉蒙、志忌拉育、道禧玉等, 也相继建立了中

华会馆。于 1886 年成立的中华通惠总局, 是秘鲁各地中华会馆的总机构, 因而是全秘鲁华人

的最高组织。在利马的番禺会馆, 是总局的基础和骨干力量。1910 年前后, 又增加了 10 多个

华人会馆, 以各地中华会馆为多。据中华通惠总局的统计, 1920 年在利马有各种华人社团 26

个, 各地中华会馆 19 个; 业缘性组织仅有华商会和医生会。δπ从整个秘鲁华人社团的发展情况

来看, 20 世纪初期, 华人社团已基本形成网络。尽管当时社团以“守望相助, 贫苦疾病相扶

持”为宗旨, 功能简单, 但对当时的华工来说, 却有实实在在的作用。

如果从 1880 年古冈州会馆成立开始, 至社团形成网络, 期间经历了整整 40 年, “各旅重

洋, 互助为先; 远适异邦, 馆舍为重。”为什么秘鲁华人社团的建立普遍较晚? 究其原因, 有

如下几方面。

第一, 华工经济弱小, 制约了华人社团的建立。

经济是基础。海外华人社团无论是兴建会馆或是举办庆典和其他公益活动, 都需要大笔

款项, 并且要靠自己去筹措。而社团筹款的途径, 一般不搞人头摊派, 主要靠热心公益的富

商慷慨捐助。19 世纪 80 年代的华工, 还在艰苦创业之中, 收入微薄, 富商极少。

从中华通惠总局的组建, 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总局在 1881 年已有成立的意向, 但因欠

缺人力和财力, 未能见之行动。1883 年, 由利马中国慈善机构古德基主席 (首任通惠总局主

席) 提议组建一个统一的华人组织——中华通惠总局 (“通惠”是通商惠工的意思) , 便于慈

善工作的开展; 并致函秘鲁国务部长, 表达华人此意。从这个时候起, 开始发动全秘华人筹

款。1884 年, 清政府派郑藻如公使赴秘, 提出建立全秘华人统一组织, 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秘

鲁政府批准。总局应即可成立, 但因筹款不足而推迟。1886 年, 终于筹到了 3 万秘币, 其中

用 117 万秘币购买了利马市爱育街一旧屋, 作为总会址。此时, 水到渠成, 总局宣告成立。

组建“总局”, 筹备了 5 年, 其大量时间用在筹款上。“总局”成立时, 把捐款较多的商

号、商人, 都记录在《创建中华通惠总局》中, 其中“永安昌”、“宝隆”、“高星楼”、“万和

堂”等几个大商号, 名列榜首。一个属于全秘鲁华人的社团筹款建立尚且如此困难, 地方社

团筹款则更困难了。由此可见, 弱小的秘鲁华人经济, 无疑制约了华人社团的发展。

第二, 华工聚居地的形成较晚, 给组建社团带来了影响。

有华人群体的地方, 才有华人组织的出现。当时六、七万华工散居各地, 一时难以形成

较多华人的聚居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 华工获得解放后, 首要解决的问

题是如何谋生糊口和生存下去。华工自身的劣势, 使他们在城市劳务市场不容易找到一份工

作。他们为寻找劳动机会而漂泊不定。其二, 华工离乡别井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哪

里需要劳动力, 哪里有生意做, 就到哪里谋生; 他们最善于在移动中求生。举一个例子, 标

拉市原来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 需要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和交通工程。华工闻讯后, 便蜂涌而

至。当工程完成后, 他们又不知往何处去了。随着城市设施不断完善, 标拉市日益繁荣起来。

于是, 又有大批华工小商小贩涌入该地谋生, 并最后定居下来。不久, 他们在标拉市建立了

中华会馆。δρ华工为了生计和追求财富, 奔波劳碌, 居无定处, 不少人甚至到了晚年才找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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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立命的家园。利马和介休是华工最早的聚居地。随着自由移民的进入, 约在 19 世纪 90 年

代, 才有更多的华人定居在这里。δσ

第三, 华工与当地女子通婚, 对华人社团的热情逐渐冷淡。

社团是家外之家, 使远离家乡的移民感到有所安慰。华工在当地有了妻子和儿女, 不再

是单身汉时那样孤独, 又重新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同时, 华工与当地女子组成家庭之后, 不

再是孤立无援, 他任何时候都可能得到女方家庭或当地人的帮助。这时候, 社团对他们来说,

似乎没有先前那么重要。随着华工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他们逐渐疏远传统的华人社团, 这

方面, 意基度的华工表现得最为明显。1889 年, 那里有华工 346 人, 并且大部分人已与土著

人结婚成家, 融入了当地社会。尽管一些发了财的华工早已购买一块地用作馆址, 但当地华

工却让那块地一直空置下来, 始终没有建成会馆。今天的意基度中华会馆, 是后来的自由移

民在这块空地上建立的。δτ

综上所述, 秘鲁华人社团建立较晚 , 不仅仅是由于经济弱小而显得力不从心, 而且还受

到特殊因素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中华通惠总局成立至今, 一直得到秘鲁华人的极大信任

和支持。

四　华工的同化

　　华工在秘鲁, 皈依天主教, 又与异族人通婚。从华工的境遇来看, 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他

们作出的选择, 也许只是出于某种实际的需要, 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同化的良好途径。例

如: 与当地女子结婚, 让孩子进入较好的学校接受教育, 容易取得当地社会的认可等。

华工皈依天主教, 也是切身利益的需要。在八年契约期间, 华工已受到天主教的教化。摆

脱束缚之后, 很多人仍保留着雇主所起的西班牙名字。这一现象, 表明华工一种文化上的同

化的趋势。εκ吉布斯以见证人的身份认为, “他们大多数已皈依天主教, 在信仰上他们极为虔

诚, 并对教堂礼仪极为重视。”ελ无可否认, 不少华工是天主教徒, 但是否都那样虔诚, 那就不

得而知了。正如一位西班牙学者说: “中国人不理解上帝, 虽然他们看起来很懂得天主教堂形

式上的礼拜仪式。”εµ

中国人出外谋生, 向来把入乡随俗视之为生存发展的一种方法。信仰的改变, 能导致人

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无疑, 皈依当地人信奉的天主教, 不仅有利于华工的同化, 也是他

们被同化的良好途径之一。

华工不可能永远是王老五, 只要有可能都会与当地女子结婚。一位法国人类学家伊莎贝

·劳森特, 曾在安第斯山的叶亚当小村里考察。她证实了“中国人 (华工) 早在 1877 年前已

到达这个偏远的山村, 与一起工作的女子通婚或同居; 一些运气好的人, 能够与当地望族的

旁支家庭的女子结婚, 许多人有了后代。”εν关于华工与秘鲁妇女联姻一事, 吉布斯对此有如下

的描述: “他们对白种人下等阶层、印欧混血种人以及印第安人和黑人十分可取, 因为他们是

好丈夫, 勤俭持家而且疼爱女子。⋯⋯在街上, 我常常碰到一些孩子, 他们以杏眼表示出他

们的中国血统。”εο华工与异族人通婚, 看来在秘鲁是一种普遍现象。

据有关资料统计, 在 10 万契约华工中, 仅有 150 名女性。επ这使得青年华工没有可能与中

国女子结婚, 而只能与当地女子通婚或同居, 组成混血家庭。这种家庭, 能加速华工的同化

进程。语言是华工同化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障碍; 而在混血家庭里, 丈夫或入赘女婿, 会较快

地习惯用当地语言进行日常交流, 从而逐渐克服语言障碍。更重要的是, 华工一旦组成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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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扎根衍生, 便与当地构成了血缘关系和生产关系, 从而融入当地社会。

在同化上, 秘鲁的华工要比美国的华工有较多的有利因素。其一, 秘鲁华工走出种植园

之后, 不是聚族而居, 而是普遍地与当地女子建立家庭; 而美国华工, 当金矿开发殆尽时被

一脚踢开, 大部分人走进唐人街离群索居, 与当地人隔离开来。εθ其二, 秘鲁华工没有受到排

斥, 而美国华工却受到歧视和排斥。因此, 移民能否顺利同化,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社会

对他们的接纳程度。

华工从横渡太平洋开始, 一直经历着一个逐渐非中国化的过程。然而, 秘鲁华工的同化

远远没有完成。体现民族特征的主要是语言和文化: 华工学习当地语言收效甚微, 常讲的还

是家乡的语言; 对充满中国文化气息的唐人街仍依恋不舍; 对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的社团活动,

热情始终不减。显然在他们身上, 还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征。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指出: 华

人同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但同化又是一个相当漫长、曲折和艰难的历史过程。ερ

华工与当地女子通婚, 繁衍子孙。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形成了“华裔混血儿”群体。秘

鲁华裔到底有多少? 据“华秘文化中心”估计, 应有 90- 100 万华裔。而秘鲁学者估计华裔

约占秘鲁人口的 215% , 约 60 万华裔。从 150 年的秘鲁华人历史来看, 有几十万到 100 万华

裔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们之中有的已是第四、第五代混血华裔, 面貌不一定象中国人, 也

许根本没有中国姓氏。εσ

如果说秘鲁华工只是努力去适应这个国度, 那么他们的后裔则完全有信心融入当地社会。

第二代华裔生活在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之中, 使他们的感情和行为方式既不是华人式的, 也非

秘鲁式的。试想一下, 第三、第四代的华裔, 除了还有一点中国血统之外, 与他们的前辈又

还有多少共同点? 秘鲁驻华大使卢斯米拉·萨纳布里亚说: “150 年后人种和风俗习惯的混合

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现在已成为秘鲁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ετ

令人欣慰的是那近百万的华裔并没有被人们另眼看待, 他们在秘鲁社会中得到了应有的

社会地位。就以志忌拉育市的华裔作一个例子。该市 70 年代有华裔 600 多人, 是中国人几代

延续的后裔。他们在市里拥有 85 家商店和企业, 还有不少人在市政府里任公职, 其中文化部

门和慈善机构的领导人, 均由华裔担任。φκ秘鲁各地不乏此种例子。一位秘鲁作家路易斯·阿

尔伯托·桑切斯对华裔给予这样的评价:“由于苦力贫困, 他们只能与秘鲁混血阶层的贫困者

结合, 故其对一般文化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并不为人所察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

种‘嫁接种’开始获得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声望。⋯⋯混血的华人在学习的勤奋, 对事豁达以

及沉思默想等方面都是突出的。”φλ

华裔对秘鲁华人社会又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呢? 首先, 他们促进华人同化是毫无疑问的。秘

鲁华人社会是以华裔为主体, 这意味着华人几乎生活在一个已当地化的群体之中。“空间上的

同化 (生活、居住方面打成一片) , 为实质上的同化提供了机会。”φµ在岁月的长河里, 华人最

终会受到当地文化 (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态度、价值观等) 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逐渐适

应当地社会。

其次, 有利于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华人家庭重视子女教育的观念, 代代相传。因此, 华

裔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 人才辈出。例如: 第一位华裔议员鲁文·陈、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

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秘鲁第一个手枪射击奥运金牌得主埃德温·巴斯突斯·甘, 移

民和归化总局局长理加度·郑·黄, 等等。φν值得一提的是, 1999 年初维克多·许会出任秘鲁

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理。许会的父亲是广东人, 20 年代抵秘, 秘鲁出生的许会在秘鲁工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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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后, 又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80 年代从政后, 他曾担任工业、外贸等部的部长。1992

年, 许会当选为国会议员, 1996 年任国会主席。他说: “我们旅秘华人华侨肩负着双重责任:

一方面对秘鲁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 要回报当地社会; 另一方面, 我们是中国人在秘鲁的一

面镜子, 要维护中国人的形象。”φο华裔以其傲人的成就、突出的贡献, 赢得了秘鲁人民的赞誉,

从而大大提升了华人的社会地位。

(作者系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馆员)

注释:

①⑧李春晖、杨生茂编:《美洲华侨华人史》, 东方出

版社, 1990 年版, 第 10、523- 551 页。

②袁颂安著:《秘鲁华侨概况》, (台) 正中书局, 1988

年版, 第 17 页。

③沙丁、杨典求等著:《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 河

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43 页。

④⑥王赓武著: 《中国与海外华人》,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第 7、8 页。

⑤李春晖著: 《拉丁美洲史稿》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第 334 页。

⑦χοχθ δµεκελεοφλ 〔美〕瓦特·斯图尔特著: 《秘鲁

华工史》, 海洋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1、109、107、

88、191、192、197 页。

⑨β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编: 《拉丁美洲史论文

集》, 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339、334 页。

βλβρχσδλδν δπδθ δρδτ εν επφκ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编: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与秘鲁华人》, 1986 年版, 第

61、 71、74、56、217、55、241、75、69、84 页。

βµ番禺县侨办主编: 《番禺县华侨、港澳同胞志》,

1985 年, 第 7 页。

βν杨国标、刘汉标、杨安尧著:《美国华侨史》, 广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65 页。

βο沈己尧著:《海外排华百年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80 年版, 参看 118- 141 页。

βπβτ χκχµχν张彬村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 (台) 中

央研究院, 1993 年版, 参看胡其瑜《散居在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华人》一文, 第 633、635、636、

630 页。

βθ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 6 辑) , 中

华书局, 1984 年版, 第 252 页。

βσχπδκ梁初鸿、郑民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 ,

海洋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66、169、171 页。

χλ〔美〕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著, 江时学译,《现

代拉丁美洲》,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20

- 231 页。

χρ 〔新加坡〕潘翎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 三联

书店 (香港) , 1998 年版, 第 255 页。

χτ 〔英〕潘琳著, 陈定平等译: 《炎黄子孙——华人

移民史》,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第 75 页。

δο李明欢著:《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 厦门大学出

版社, 1995 年版, 第 34 页。

δσ (台) 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印: 《华侨经济

年鉴》, 第 434 页。

εµ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38 页。

εθ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 《华侨史论文集》 (第二

集) , 参看朱杰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

发中的作用及处境》, 第 33 页。

ε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谭天星访问

整理: 《华人同化问题: 它的理论与实践——周南

京教授访谈录》。

εσ参看拙文《秘鲁华裔佼佼者》, 载《番禺侨讯》, 1996

年, 第 24 期。

ετ 〔秘〕卢斯米拉·萨纳布里亚: 《为纪念秘中建交

25 周年秘鲁驻华大使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

所的讲话》, 载《拉丁美洲研究》, 1997 年第 1 期,

第 45 页。

φµ 〔美〕周敏著, 鲍霭斌译: 《唐人街——深具社会

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第

259 页。

φν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南美洲与加拿

大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22 页。

φο《广州文摘报》, 1999 年 1 月 27 日。

35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


